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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日本社会

对经济前景和养老

保障缺乏信心。

石破茂能拯救日本“中产危机”吗？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傅高义以《日本第一》

一书轰动美国。在书中，作者分析了日本“均质中

产阶级社会”，认为正是这种中产阶级社会构成了

日本社会稳定及经济成功的基础。

以往，日本中产的象征包括成为公司正式员工、

拥有稳定收入、有车有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

能够享受旅行和外出就餐的生活。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日

本舆论一度称日本是“一亿总中流”社会，即全民

中产。然而，今天的日本正在高物价、低工资的困

境中挣扎。的确，日本人均GDP不仅在G7中垫底，

即使在 OECD 加盟国中，日本人均 GDP 也仅排第

22位（2022年）。对此，不少日本精英痛心疾首，

悲愤地指出日本正在沦为低收入国家。当年傅高义

所描述的“均质中产阶级社会”正在逐渐消失。

如今，日本普通家庭日益感到生活拮据。根据

2023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概要”，2022 年全家庭平均收入为 524.9 万日元。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30多年里，这个数字几乎未变。

疫情过后，日本消费品价格持续攀升，但大多数企

业的薪资并未相应调整。上述调查显示，59.6% 的

日本家庭感到生活“困难”。

谁粉碎了“日本梦”？这些年来，日本社会非正

式雇佣现象激增，派遣工、合同工等非正式雇佣比例

居高不下。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1984年，日本

非正式雇佣比例仅为15%；到了90年代后期，这一

比例增至20%；本世纪00年代后期达到30%；10年

代后期更攀升至37%。最近十余年，这一比例几乎未

有显著变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严峻现实。将近四成

的就业人口没有正式岗位，他们的收入缺乏稳定，福

利待遇较差。这种状况直接削弱了社会的稳定性，也

表明现代日本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侵蚀。此外，

即使是正式员工，其实际收入增长也长期停滞，难以

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中产家庭无法负担优质教

育，这导致下一代难以延续中产地位。

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

分化。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的外包与自动化削减了大

量中层职位。中小企业难以与海外低成本竞争者抗衡，

导致许多企业的中产阶级员工被裁员或降薪。一些高

技能劳动者获得了高收入，但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的

收入却不断下降，这部分人被迫退出中产阶级。

日本中产阶级普遍存在心理焦虑，这也凸显了

中产阶级的危机。当下日本社会对经济前景和养老

保障缺乏信心，导致中产阶级家庭变得更加保守，

减少消费，从而进一步抑制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

带来的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使中产阶级面临沉重的

税收负担。医疗保险支出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压缩了

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生活成

本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甚至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

尽管上届政府提出了“中间阶层复兴”目标，

但实际政策效果有限。例如，高等教育费用减免等

措施虽然对部分群体有所帮助，但其规模不足以逆

转整体趋势。此外，经济增长政策未能有效惠

及中产阶级，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集中于

富裕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

回顾2024年日本政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

自民党的挫败。今年10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

自公两党执政联盟15年来首次跌破半数。其失败原

因虽然包括政治腐败等问题，但最关键的是经济政策

令中产阶级深感失望。石破茂在众院选举前曾提出要

对“超富裕层”增税，并加强对金融资产收益征税，

以纠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石破茂就是那个要

替日本找回中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家吗？

根据202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要”，59.6%的日本家庭感到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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